
日本靖国神社问题的历史考察

步 平

    内容提要 靖国神社是日本明治维新后为宣扬为天皇献身的精神而建

立的，它利用了日本神道教的国教的地位，把供奉在靖国神社中的阵亡的日

本军人作为国家的“英灵”，使靖国神社成为战前日本的“国家宗祠”。在日本

发动使略战争的过程中，靖国神社更成为鼓吹军国主义精神的重要工具。战

后，靖国神社在形式上失去了国家神社的地位，但仍是日本右奚势力和保宁

政治家的重要政治阵地。他们竭力争取恢复靖国神社在战前的显赫地位以

及鼓动“正式参拜”靖国神社，实际是为了否认使略战争的责任和罪行，否定

战后对日本发动使略战争历史的正义审判，同时也是要用靖国神社这一精神

枷锁使日本人民特久地受到桂桔。我们应当从历史与现实的关来的角度，从

思忽与战争认识的深度思考靖国神社问题。

    关银词 日本使华战争 军国主义 宗教 神遗教

    今年8月13日，新当选的日本首相参拜了靖国神社，在亚洲

及世界均掀起了相当大的政治波澜。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已经半

个多世纪，但是日本社会围绕靖国神社的问题多次出现特别活跃

的局面。特别是自民党的一部分政要们，竭力鼓吹正式参拜靖国

神社，甚至提出要外国的国家元首也正式参拜的无理要求。

    众所周知，靖国神社是战争期间日本统治者推行天皇崇拜和

军国主义的重要工具，并不是单纯的宗教性的场所，它与日本所发

动的侵略战争紧密地联系在一起，这是我们首先要明确辨别的问

题。但是，靖国神社这一事物的背后还有哪些问题?为什么多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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来围绕靖国神社一再出现那样的政治行动和争议?这是我们需要

了解和分析的。

一 靖国神社的建立

    谈到靖国神社，首先需要说明日本社会的宗教信仰特别是神

道教的问题。

    在日本，神道教、佛教和基督教并列为三大主要宗教。佛教和

基督教当然是“舶来品”，只有神道教是从日本的土壤上生长出来

的。从神道的宗教信仰的角度看，日本是所谓“多神并存”的国家，

号称“天地神抵八百万”。①神道教称凡是得惠于日本风土的人以

及日本土地上的万物皆可成为神。所以，从自然的角度看，山有山

神，水有水神，树有树神;从人的角度看，天皇自不待言，此外有专

司学问的神，有专管耕种的神，有保护航海和渔业的神，等等。神

社就是安放那些神并供人们参拜的场所。日本的神社有8万座左

右，与佛教寺院的数量大体相当，神道教也被称为“神社神道”。②

    但是，这样的神道是如何与战争联系起来的呢?

    原来，在神道教的教义中，还有一种说法，那就是非正常死亡

(包括战死)的人是不能成为神的，只能成为“怨灵”，而这种“怨灵”

会给人世间带来麻烦。如果是一般的人成为“怨灵”倒也罢了，但

如果死者与政治有关，或者干脆就是政治性的人物，成为“怨灵”就

会产生一系列的问题。特别是在日本的明治维新期间，当时日本

国内发生了内战，有的人为加强天皇的统治地位和明治政府而战

死。如果不给这些军人以适当的名分，显然很不利于天皇权威的

藤井正雄:(神事的基础知识)，讲谈社2001年版，第198页。

靖国神社社务所编:(靖国神社》,1952年印行，第32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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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立和日本“国体”的强化。于是，在1869年，即明治维新后的第

二年，就由当时日本近代陆军的创始人，时任军务官副知事的大村

益次郎主持，在东京都千代田区九段建立了“东京招魂社”，当年就

进行了大规模的招魂仪式，这就是靖国神社的前身。①

    根据日本明治政府的说法，“东京招魂社”是专门为在明治维

新之际为明治政府战死的日本军人建立的，是供奉和祭祀那些人

的神社。明治政府还解释说:日本是世界上有绝对优越性的“神

国”，具有领导世界的责任，而天皇是神的后代，所以以天皇的名义

进行的战争都是“圣战”，参与“圣战”的人，无论其以前的行为善与

恶，是与非，只要是为神格的天皇或神国日本战死的，就都不是一

般的阵亡者了，当然更不是“怨灵”，而是保卫国家的神，即“靖国之

神”或称为“英灵”、“英魂”、“忠魂”。②1879年，“东京招魂社”正式

改名为“靖国神社”。③

    靖国神社占地面积相当大，那里的28米高的青铜制“鸟居”

(神社入门处的典型标志)号称是‘旧本第一大鸟居”。在靖国神社

中，有为参拜用的拜殿、本殿，有为存放阵亡者名册— “灵玺

簿”— 用的奉安殿，还有大量的附属设施，如面向日本青少年进

行军国主义教育的展览馆— “国防馆”(现在的“游就馆”)，由阵

亡者家属— 遗族使用的靖国会馆等。在靖国神社中每年举行例

行的祭祀仪式，对“靖国之神”进行参拜;对新战死的军人举行“合

祀”仪式，使“靖国之神”不断增加。因为“靖国之神”是为天皇或日

本牺牲的，所以在举行那些仪式的时候，天皇和政治首脑一般都要

参加，即“公式参拜”。那些仪式以法令的形式制度化，成为国家

① 村上重良:(慰灵与招魂》，岩波新书1974年版，第48页。

② 村上重良:《靖国神社》，岩波文库本1988年版，第51页。
③ 靖国神社问题特别委员会:(国家与宗教》，新教出版社 1978年版，第4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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性、政治性的活动。①

    由此可见，靖国神社(包括“东京招魂社”)的建立是与天皇制

度的确立有密切联系的事物，是明治时期的创立者们在实施维新、

迈向近代化的过程中，为了统一国民的意志和完成民族的认同而

创造的一种精神工具，是同战争有密切联系的事物。由于有上述

的历史背景，所以靖国神社实际上就是明治政府的“国家宗祠”，战

争的阵亡者是否可以进入靖国神社，是以对天皇的忠诚为唯一的

标准的。靖国神社从一建立起就由日本陆海军省管理，使用国家

的经费，并且可装饰以皇室专用的16瓣菊花纹章。在日本的神社

中，只有与天皇有直接关系的如明治神宫或供奉天皇的祖神—

天照大神的伊势神宫才有这样的特殊待遇。这说明:天皇、国家、

靖国神社融为一体，神道教也就不再是一般的宗教，而成为有特殊

地位的宗教— “国家神道”。②

    当然，神道教成为国家神道后也带来了一些社会问题。

    一是战死的日本军人一旦进入靖国神社，就不再是具有血肉

之躯的具有人格的常人，他们被称为“英灵”或“忠魂”，成为国家的

神，而同生养他们的父母及亲属的关系也不再保持俗世的血缘关

系，而是神与普通人之间的关系。看似提高了阵亡者的地位，但实

际上拉开了与普通国民的距离。因此有的阵亡者的亲属感叹地

说:“辛苦抚养20年，3月不见，成了国家的神”，应当说这表达了

一种无奈的哀怨情绪。③

    二是由国家管理靖国神社，靖国神社与天皇制度的结合，大大

突出了神道教的政治地位，使其高居于其它宗教之上，同时也为政

① 日本遗族会编:《靖国神社国家护持运动始末》，日本遗族会1976年印行，第65页。

② 芳贺登:《靖国神社的成立》，载(国民文化》第93号。
③ 日教组等:(靖国与英灵)，国民文化会议1987年版，第36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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治与宗教的结合创造了条件。随着战争时代的开始，对天皇的崇

拜和军国主义的强化，靖国神社的地位进一步突出，神道遂成为对

日本举国上下国民生活有巨大影响的宗教，即成为“国教”，从此开
始了政治与神道紧密结合的恶劣的倾向，其他宗教团体对于这种

现象是不满的。

二 靖国神社在战争中的地位

    明治维新后，日本先后发动甲午战争、占领台湾、参加八国联

军对中国干涉、日俄战争、出兵西伯利亚干涉十月革命等，直到

1931年发动九一八事变，继而在1937年扩大侵华战争的规模，

1941年又开始了亚洲太平洋战争。在这些战争期间，各地的神社

都是日本人祈祷胜利和祈求日本军人出征“武运长久”的场所，而

那些阵亡者，则以天皇的名义作为“英灵”被合祀在靖国神社中。

特别是自1931年后，由于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规模的扩大，阵亡

人数急剧增加，日本政府需要强化军国主义宣传，征用大量的日本
人进入军队，为了欺骗和愚弄社会舆论，参拜靖国神社宣扬为天皇

牺牲的“靖国精神”就具有特别的意义。尤其是随着日本国内法西

斯势力的膨胀和对国家控制力的加强，国家神道也就成为法西斯

主义的国教，靖国神社在日本社会生活与政治生活中的地位越来

越重要。

    在战争期间，靖国神社每年的“例祭”与“合祀”的活动大大增

加了，不仅由天皇或政府首脑参加，而且由电台向全国进行实况转

播，竭力在日本青年人的思想意识中培养为天皇献身，为国家献身

的精神，灌输死后进入靖国神社成为“英灵”的荣誉感。在靖国神

社进行的这样的教育与在日本军队中及在学校中进行的军国主义

主义教育是有密切联系的。在当时的课本中，就有为靖国神社专

  167 ，



(抗日战争研究)2001年第4期

门编写的内容，并且把供奉在靖国神社中的日本军人的事迹编入

教材，宣扬他们从年轻时代就树立起的为天皇献身的精神，也鼓吹

死后进入靖国神社受到天皇参拜的光荣。因此，靖国神社就成为

鼓吹军国主义思想的重要阵地，而且随着战争的举行，其作用越来

越大。

    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和1932年的一二八事变后，在靖国神

社举行了“满蒙、上海事变阵亡者合祀”的临时大祭，日本政府要求

在东京的各学校的学生都要在军事教官的带领下前去参拜。当

时，属于基督教系统的学校学生曾经表示反对，认为参拜靖国神社

不符合基督教的教义。但是文部省下达命令，称参拜靖国神社是

教育的目的，为表现学生的爱国与忠诚。要求不分任何宗教信仰，

均必须参拜。可见这时候的靖国神社已经从形式到内容完全成为

日本政府鼓吹战争的御用工具，它有别于其他的神社，不再是单纯

的宗教性质。①

    伴随战争的扩大，阵亡人数的增加，靖国神社中的活动更加频

繁，在每年的例祭之外还要举行多次特别的祭祀，不断地把阵亡的

日本军人合祀到靖国神社，并通过种种“慰灵”的仪式鼓动日本的

年轻人加入军队，加入为天皇献身的行列。另外，在靖国神社中的

国防馆中，还展出阵亡者使用过的武器、用具及遗书等。在靖国神

社中每举行一次仪式，就是对日本的年轻人进行的一次军国主义

教育。

    伴随靖国神社的建立，日本社会也同时出现了一个新的阶层

— 战争遗族，即那些战争阵亡者的家属。在日本发动对外侵略

战争期间，日本政府为了动员更多的日本人参加战争，对战争遗族

以优厚的待遇，而在靖国神社举行仪式的时候，也要邀请部分遗族

① 日教组等:《靖国与英灵》，国民文化会议1987年版，第57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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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代表参加，给他们提供交通和食宿的条件。阵亡者的子女被称

为“靖国遗儿”，而阵亡者的母亲则被称为“九段之母”。这些战争

遗族逐渐成为日本社会上的一个特殊的群体，一方面，他们的亲人

在战争中阵亡，无论是在生活上还是感情上都受到打击;而另一方

面，他们又成为日本政府宣扬靖国精神和鼓吹军国主义的工具。

    通过以上的分析，我们不难看出，通过日本政府的社会宣传，

靖国神社在日本军国主义宣传机器中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。显
然，靖国神社是日本军国主义势力的重要的支柱，是日本军国主义

教育中的重要的环节，在日本的对外侵略战争中占有不可替代的

重要位置。

    到1939年，日本在侵略战争的泥潭中愈陷愈深，而战死的日

本军人也越来越多，国内的军国主义教育也随之进一步加强。为

了适应这一局面，日本政府决定在东京以外的每一都道府县都相

应地建立一所与靖国神社性质相同的神社，名为护国神社，即地方

级的靖国神社。这样，祭祀和慰灵等活动就不仅仅在东京的靖国

神社举行，而在地方的护国神社也可举行，扩大了宣传的范围和力

度。在日本统治的中国东北地区，关东军在长春建立的“建国忠灵

庙”，也有护国神社的性质。

    到战争的后期，在靖国神社举行的仪式已经越来越频繁，在靖

国神社中的“灵玺簿”中登录的日本军人的数量也越来越多。甚至

在日本宣布投降后的1945年11月，在美国军队占领日本的背景

下，靖国神社还坚持举行了一次合祀仪式，声称把在战争中阵亡的

所有的“英灵”都已经合祀在靖国神社中了。根据2000年最新的

统计，目前在靖国神社中合祀的数量为246万人之多，具体为:

    明治维新·.......................7751人

    西南战争········.............. 6971人

    甲午战争·....................13619人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69 ·



(抗日战争研究)2001年第4期

占领台湾·....................... 1130人

镇压义和团·....................1256人
日俄战争·....................88429人

第一次世界大战·..............4850人

济南事变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⋯...185人

九一八事变·········⋯... 17175人

卢沟桥事变·.................19128人

太平洋战争·........... 2133760人

总计·....................2466344人

三 战后的靖国神社

    日本投降后，鉴于靖国神社在战争时期扮演的角色以及它在

日本走向军国主义政治的过程中的地位与作用，占领日本的盟军

总司令部(GHQ)为铲除军国主义滋生的土壤，为防止军国主义和

法西斯主义东山再起，开始对靖国神社以及日本的国家神道采取

了压制和打击的政策。这一政策主要体现在1945年末公布的“第

68号救令”和“国教分离指令”。前者是针对在战争中优待军人和

战争遗族的“特别援护体制”的，即取消了对军人和遗族的优待;后

者是针对靖国神社和国家神道的，即取消国家对靖国神社的保障

和支援，切断国家与神道的联系，明确宣布“政教分离”。这样，国

家神道被取消，靖国神社就失去了国家神社的特殊地位，而成为普

通的宗教设施。①

    1946年，天皇发表了“人间宣言”，称自己是人而不是神，从而
自己否定了日本统治者长期以来鼓吹的“天皇是神”，日本是“神

① 大江志乃夫:《靖国神社》，岩波新书1964年版，第106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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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”的说法，同时也废除了历来关于国家神道的有关法令。于是，

包括靖国神社在内的大量的国家管理的神社失去了原来的特殊地

位，神社中的神官也失去了在政府中的职位，神道教的国家宗教的

地位崩溃了。1947年5月3日施行的日本宪法，又从法律上明确

了宗教与政治分离的原则。在这样的政治压力下，“国家神道”的

体系虽然瓦解了，但是原来有相当力量的神官们并不甘心退出历

史舞台，他们联合起来，成立了神社本厅。神社本厅竭力向盟军总

司令部说项，强调神社在日本的社会影响和力量，终于争取了盟军

总司令部的谅解，将在国家神道时期各种神社所拥有的国有土地

无偿或部分有偿地让渡给神社经营。但是，考虑到靖国神社和护

国神社在战争中的表现和影响，把它们排除在各种神社之外，上述

土地不给予它们。可以说，战后的初期，伴随对军国主义的批判与

清算，靖国神社的社会地位急剧下降，甚至到了无法生存的状态，

这是很正常的现象。日本的军国主义思潮的影响尽管很强，但是

在战后初期来自盟国的比较大的政治压力背景下，也不得不有所

收敛，被迫接受那样的事实。以后成为日本首相的石桥湛山曾经

以无可奈何的态度发表过“靖国废止论”，说:“大东亚战争作为使

日本蒙受万代无法抹去耻辱的战争，把国家推到几乎灭亡的边缘，

丧失了我们在日清战争(甲午战争)和日俄战争中取得的一切战

果。对于在这场战争中献出生命的人们，我们很难再像过去的‘靖

国英雄’那样加以祭祀，尽管这非常遗憾。”①

    国家神道虽然从制度上被瓦解，但是长期影响日本社会的以

天皇为中心的日本的国体教义和神社中央集权性的编制并不可能

立即崩溃。就在“神道法令”(即前述“第68号救令”和“国教分离

指令”)颁布的第二天，日本各大神社的有关神职人员便联合宣布

① 日本遗族会编:(日本遗族通讯》第52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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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立“神社本厅”，以所谓“宗教团体”的形式把当时全日本约7800

个神社组织起来。①这说明国家神道还在宗教团体的名义下顽强

地表现着。靖国神社也在这样的背景下，换上宗教的外衣，争取在

日本社会的发言权和影响力。

    战后初期，靖国神社竭力争取的是日本的战争遗族这一特殊

的社会团体，这些人的数量超过1000万，在战争中曾经受到优待，

参与政治的积极性比较高。但是，由于这些人在战争中毕竟失去

亲人，战后在取消了对遗族的优待后，他们的生活遇到一定的困难

也的确是事实。开始的时候，这些遗族提出“自救”或“互救”的口

号，要求以福利的目的建立自己的组织— “遗族厚生联盟”，以后

演变为右倾的政治团体— ‘旧本遗族会”。但是在初期，盟军总

司令部给该组织规定了严格的约法:不许从事政治活动，仅限于福

利的目的;不允许提出与靖国神社有关的要求。②

    从50年代起，国际形势发生了剧烈的变化，两大阵营的出现

改变了国际关系的总的格局，冷战的局面开始形成。美国为使日

本成为其在太平洋上与苏联和中国等社会主义阵营对抗的“不沉

的航空母舰”，改变了对日本军国主义势力的镇压政策，日本的政

治也在美国的影响下出现了新的问题。1951年旧金山和约和美

日安全条约签订后，日本在美国的鼓动下开始大力加强军备，特别

是在朝鲜战争爆发后组建了警察部队，以后扩大为自卫队。在这

样的国际形势下，一度受到压制的日本的军国主义思潮又开始抬

头，特别表现在国家神道的活动开始复活，靖国神社跃跃欲试，企

国立国会图书馆调查立法考查局:(靖国神社问题资料集》，国立国会图书馆调查立

法考查局1976年印行。

田中伸尚、田中宏、波田永实:(遗族与战后)，岩波新书，第42页;田中伸尚:(日本

遗族会的50年》，载《世界)，岩波书店，1994年9月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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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恢复在战争中的社会地位。

    战后的靖国神社实际成为日本右翼和保守势力活动的大本

营。靖国神社的场所为右翼和保守势力所使用，在那里经常举行

针对日本和平反战力量的各种集会和活动，特别是每年的8月巧

日前后，众多的右翼分子集聚在靖国神社中，有的穿上战争时期的

军装，有的头带鼓吹军国主义的标语条，有的播放战争时期的军

歌，有的打出战后已经废除的日本军队的旗帜，种种表演不一而

足。在靖国神社的游就馆中，常年展览着表现战争期间日本军人

为天皇献身精神的展览。在靖国神社的广场上，摆放的是战争期

间日本军队使用过的武器，尤其是表现“神风”精神的遗物。

    对于这样的活动起推波助澜作用的，就是上面所说的‘旧本遗

族会”。以下的时间表充分地说明了这一问题。

    1952年，日本以政府的名义举行“全国阵亡者追悼仪式”，追

悼在战争中阵亡的240万人。天皇和皇后都参加了仪式，然后参

拜了靖国神社。这是恢复天皇与靖国神社的关系以及恢复国家神

道的标志。靖国神社利用这一机会，立即提出恢复靖国神社由国

家管理和维护(国家护持)的政治要求。同年，日本遗族会的大会

通过决议，要求日本政府应当使用国费支付靖国神社的慰灵仪式

费用。靖国神社和日本遗族会的理由是:合祀在靖国神社中的“英

灵”是为日本国家牺牲的，理应由国家负担慰灵费用。

    1953年，靖国神社向遗族发出新合祀的通知，提出恢复例行

的祭祀。

    1955年，靖国神社联合日本各地的护国神社要求日本遗族会

给予支持，向日本政府提出“靖国神社国营化”的要求。

    1959年，靖国神社举行盛大仪式，声称在太平洋战争中阵亡

的全体人员已经合祀在靖国神社中。日本国会通过在靖国神社举

行皇太子的结婚仪式的决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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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1962年，日本遗族会通过要求靖国神社由国家护持的决议。

    1963年，日本国会自民党系遗族议员成立关于靖国神社问题

小委员会。

    1964年，8月15日的“追悼阵亡者仪式”在靖国神社中举行，
日本政府为在1945年后因日本投降而未被授勋的205万战争阵

亡者重新授勋。

    1966年，日本政府宣布以2月11日为“建国纪念日”，即恢复

神道教的“纪元节”。“纪元节”是日本天皇统治的国体在神话上的

起点，战前是日本的盛大的节日。同年，日本160名海上自卫队官

兵参拜靖国神社。

    1969年，自民党第一次将多年筹划的“靖国神社法案”提交国

会审议，其内容即要求靖国神社为国家管理和维护。①

    从以上的时间表可以清楚地看出战后围绕靖国神社问题的动

向。这一动向说明日本的保守势力在战后竭力恢复靖国神社在战

前和战争中的政治地位，而其突破点就是实现靖国神社的“国家护

持”。因为靖国神社的政治地位与对战争阵亡者的评价与态度是

紧密联系在一起的，其背后实际就是对侵略战争的评价与认识问

题，就是对日本的战争责任的认识问题。一旦实现了靖国神社的

“国家护持”，就是恢复了靖国神社在战争中的特殊的国家神社的

地位，合祀在那里的阵亡者也就恢复了“英灵”的身份和地位，侵略

战争的责任就可以一笔勾销，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的铁案也就可

以翻过来，日本仍然是“建设大东亚新秩序”和“抵制英美殖民统

治”的“亚洲的领袖”。

    不过，由于自民党保守势力的“靖国神社法案”一方面露骨地

表达了军国主义势力抬头的趋势，一方面也公开地破坏了“政教分

① 日本遗族会事务局编:《日本遗族会的40年》，日本遗族会1988年印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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离”的宪法原则，所以该提案虽然从1969年起6次在国会上提出，

但是由于日本在野党的普遍反对，6次被否决。

    1975年，自民党议员，当时的众议院内阁委员长藤尾正行鉴

于“靖国神社法案”6次在国会未能通过的现实，又提出了一个“表

敬法案”，并称这是对于“靖国神社法案”的“阶段性方案”或“迂回

方案”。他在该方案中提出:作为第一阶段的目标，先促使天皇和

政府首脑对靖国神社表敬，即“正式参拜”。这里所说的“正式参

拜”的概念是指:1.在参拜时书写自己的政治身份;2.使用公费购

买参拜时的祭祀用品;3.携带随员，乘坐公车。一旦实现了这一

目标，距离“靖国神社法案”的要求也就不远了。从此，自民党和日

本的右翼和保守势力就开始竭力鼓吹正式参拜。国会的右派议员

成立了“报答英灵会”、“参拜靖国神社国会议员会”等，在呼吁参拜

靖国神社的同时，顽固地为侵略战争历史翻案。这就是迄今为止

在日本社会始终鼓噪不休的参拜靖国神社问题的关键所在。①

四 战后日本政要参拜靖国神社的情况

    战后，靖国神社失去了原有的国家神社地位，如视其为宗教场

所，日本的战争遗族出于对自己亲人的怀念，前往靖国神社拜渴似

乎是可以理解的。事实上，的确有一些战争遗族是出于个人感情

的角度前往靖国神社参拜的。但是，由于靖国神社在战争中毕竟

是军国主义宣传工具的一部分，而且战后始终没有放弃恢复战争

中地位的努力，所以战后即使是出于“私”的目的参拜，也不可避免

地与政治，特别是对于侵略战争责任的认识问题联系起来。1978

年，靖国神社曾经把在东京审判中处以死刑的以东条英机为首的

① 田中伸尚、田中宏、波田永实:(遗族与战后》，第224-226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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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4名甲级战犯和2000多名乙、丙级战犯也合祀进去，当时这一行

动是极其秘密的，后来才被媒体披露出来。靖国神社辩解说:“不

能让为国尽忠的昭和的殉难者们连安息的地方都找不到。”①这

样一来，参拜靖国神社的行动就更加敏感化了。

    而更成问题的是政要的正式参拜的问题。由于藤尾提出了

“迂回方案”，所以日本的政要即使是出于个人的感情到靖国神社

参拜，也必然与右翼与保守派的政治策略联系起来，不可避免地带

有政治意义。特别是在每年的8月15日，那是日本的右翼和保守

势力十分关注的日子，是否认侵略战争责任的活动最活跃的日子，

在这一时期参拜靖国神社，就更加具有特殊的意义。作为日本的

政要，在这一问题上必须谨言慎行。

    但是，日本的右翼和保守势力以及代表这一势力的政要正要

在这一问题上大做文章，所以在“迂回方案”提出后，日本的一些政

要并没有对自己的行动加以收敛。

    1975年8月15日，首相三木武夫在出席全国阵亡者追悼仪

式后，直接前往靖国神社参拜，声称属于私人性质(未写职务，未使
公费、未乘公车)，但毕竟开始了日本首相在8月15日参拜靖国神

社的先河。

    1978年，首相福田纠夫在官房长官陪同下乘公车参拜，但是

没有书写自己职务，仍称属于私人性质。

    1980年，首相铃木善幸率21阁僚中13人参拜，13人均书写

了自己的职务。

    1981年，首相铃木善幸率全体阁僚参拜。
    1982年，铃木善幸内阁通过“悼念阵亡者日”后，率全体阁僚

① 日教组等:(靖国与英灵》，国民文化会议1987年印行，第36页;西川重则:(天皇的

    神社“靖国”)，梨之木舍1988年印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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参拜，并不回答是“正式”还是“私人”性质。

。、 1985年，首相中曾根康弘一年中4次以“内阁总理大臣”身份

参拜，并强调是“慰灵”，还要求内阁找出“正式参拜”符合宪法的理

由。

    1985年，首相中曾根康弘率阁僚明确宣布“正式参拜”靖国神

社。这一举动受到中国和亚洲各国以至世界各国舆论的强烈谴

责。

    19%年，首相桥本龙太郎(当选前任日本遗族会会长)上任后

立即以“总理大臣”身份参拜了靖国神社。

    2001年，新当选的首相小泉纯一郎不顾各种舆论的反对，在8

月13日参拜了靖国神社。

    日本政要参拜靖国神社，尽管有种种的托词和借口，实际上都

与当时的政治气候有密切的联系。

    中曾根明确宣布“正式参拜”靖国神社，是在当时日本经济高

速发展的背景下。当时位居世界第二的GNP使日本社会产生了

目空一切的狂妄思潮，中曾根首相也适时地提出对战后40年进行

“总决算”的口号，与日本右翼和保守势力对侵略战争责任的翻案

相呼应。

    近年来，日本经济陷入停滞，社会矛盾尖锐化，社会思潮从高

速发展时期的狂妄转为焦躁，鼓吹狭隘民族主义的自由主义史观

活跃，越来越不愿意承认侵略战争的责任。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，

出现了“教科书问题”和参拜靖国神社的问题。

五 靖国神社与日本的遗族问题

    由于靖国神社与日本的遗族联系起来，所以使问题复杂化并

具有现实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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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如前所述，靖国神社是明治时期的创立者们在实施维新、迈向

近代化的过程中，为了统一国民的意志和完成民族的认同而创造

的一种精神工具。通过这一工具，把为天皇牺牲的死者推崇为“英

灵”，继而通过对其进行“慰灵”和“显彰”活动，强化天皇制的日本

国体。这种背景下被强化的夭皇制，具有神秘主义的色彩，具有国

粹主义和绝对主义的倾向，很容易被引导到极端，走上法西斯主义

的道路。对于天皇制来说，把那些在战争中“牺牲”的日本人推崇

为“英灵”合祀在靖国神社中，实际是对阵亡者的利用，而他们的亲

属— 遗族这一特殊的社会集团也同时被造就出来，也成为强化

天皇制的工具。

    在战争期间，日本军人一旦在战场上“光荣地战死”后，其家庭

也随即成为“荣誉之家”，同“英灵”一样得到褒奖。1938年，在日

本开始大规模侵华战争后不久，日本国内成立了财团法人性质的

“军人援互会”和官方的“军事保护院”，对战争中阵亡的遗族实施

抚恤和奖励，给予优厚的待遇。“九段之母”和“靖国遗儿”是宣传、

报道和赞美的对象，颂扬遗族对天皇的忠诚和贡献，制造“军国一

体”、“军民一体”的舆论。不过，作为遗族本身，他们首先关注的是

自己与阵亡者之间的血缘联系，对于自己的亲人成为“国家的神”

而只能供奉在靖国神社，不能像普通神社的神那样与亲人亲近，遗

族们是无可奈何的。在靖国神社举行盛大隆重的仪式的时候，光

荣地参加仪式的“九段之母”和‘靖国遗儿“们也并不是都如政府期

待的那样表现出大义凛然的精神，他们痛不欲生的哭泣与呐喊就

是典型的表现。所以说，日本的战争遗族也经历了被军国主义利

用的历史悲剧。①

① 小川武满:(期望和平的遗族的呼喊》，新教出版社1983年版，第47页;基督教遗族

    会:(石头的呼喊》，基督教遗族会，1989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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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战后，遗族被利用的状况依然在继续着。战后初期成立的“遗

族厚生联盟”本来是以福利为宗旨，但是由于相当多的遗族们对于

战争的性质和亲人们战死的原因没有正确的认识，他们只是从被

害者的立场思考问题，从而再次成为右翼和保守势力利用的工具。

右翼和保守势力在操纵了“遗族厚生联盟”后，逐渐削弱了该组织

的福利性质，而加强其政治目的，宣扬阵亡者是为国家、为日本和

天皇牺牲的，鼓动遗族在向政府要求经济援助的同时，还要求政府

承认阵亡者仍然是国家的神，要求政府对存放国家之神的靖国神

社给予“护持”，并把组织改名为‘旧本遗族会”。在促使‘旧本遗族

会”从福利组织向政治组织演变的过程中起重要作用的人物中有

贺屋兴宣和板垣正两人。

    贺屋兴宣是日本大藏省的官僚，在日本侵略中国期间，他曾担

任“华北开发会社”的总裁，后来又在东条英机内阁中担任大藏大

臣，是典型的军国主义分子，战后被确定为甲级战犯判处终身监

禁。当时他曾经表示永远不再过问政治。但是在1955年被赦免

后，他不但积极过间政治，而且还参加了议员选举，1958年当选为

众议院议员。他从 1962年起就担任‘旧 本遗族会”会长，直到

1977年，是对遗族会政治态度影响最大的人。①

    遗族会的顾问板垣正是甲级战犯板垣征四郎的次子，曾经参

加过战争(陆军少尉)。他从1957年开始在遗族会活动，1972年

担任事务局长(秘书长)，与会长共同形成了“贺屋— 板垣体制”，

导致遗族会的全面右转。贺屋担任遗族会会长后，遗族会的机关

报— 《日本遗族通讯》的报头标语被修改，表达了明显的政治目

的，而在“贺屋— 板垣体制”建立后，日本遗族会开始积极地推动

① 贺屋兴宣:《战前、战后80年)，经济往来社，1976年;竹中劳:(贺屋兴宣与‘旧本遗

    族会”的内幕)，载(新评)，新评社，1974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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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本国会中的保守势力提出“靖国神社法案”。

    自“贺屋— 板垣体制”形成后，日本遗族会就完全被右翼和

保守势力操纵，成为在选举中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力的“压力团体”。

在遗族会中有很大影响力的‘旧本遗族政治联盟”曾在1986年威

胁当时的自民党政要说:如果停止正式参拜靖国神社，属于该联盟

的16万自民党员将退党。可见那些政治家利用战争遗族，完全是

出于本政党或一己的私利。特别是自1993年起，自民党在议会中

的多数地位受到严重挑战，一党执政的“五五体制”崩溃，直到今天

仍不得不与其他政党实行联合执政。在这样的背景下，争取遗族

会等压力团体的选票对于自民党来说是迫切的政治需要。这也就

是保守派的政治家一再参拜靖国神社的重要的出发点。

六 日本国民的精神枷锁

    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经过去了半个多世纪，战后通过追究日本

战争责任的国际审判，通过战后国际经济与政治的发展，应当说日

本的法西斯主义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批判，日本人也基本上从战争

的阴影中走了出来。战后“政教分离”的法令，使靖国神社不再具

有超越宗教的国家机构的性质。但是，靖国神社在战争中曾经支

持法西斯侵略战争的历史责任，并没有得到彻底的批判，靖国神社

对于许多日本人，特别是战争遗族来说，仍然是无法摆脱的精神枷

锁。

    由干相当多的日本人，特别是战争遗族本来就有很强的“被

害”意识，他们一直认为自己和阵亡者都是忠心耿耿为日本的利益

和荣誉而努力奋斗并献身的，没有什么可以指责的地方，即使有责

任也应由日本政府，主要是东条英机负责。还有相当多的日本人

以广岛、长崎遭受原子弹爆炸，东京大空袭，冲绳作战等日本人的

        18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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战争体验为基础理解战争，强调日本人的战争被害。从这样的被

害立场出发，他们即使不赞成战争，但是也能够接受在靖国神社供

奉战争阵亡者的现实，他们也能够容忍将阵亡者作为“英灵”的理

论，也认可对“英灵”的祭祀，对天皇、政要正式参拜靖国神社也没

有坚决的反对。还有的日本人认为靖国神社与中国的关帝庙是同

一性质。这些人与日本的右翼不同，他们并没有明确地否认侵略

战争的性质，而且是反对战争，主张和平的。但是在他们的“被害”

潜意识里，对战争性质的认识或多或少是模糊和暖昧的。这种暖

昧的态度往往被右翼和保守势力利用，因为一旦从暖昧的态度转

到接受靖国神社，那些在战争中阵亡的人不就成为为天皇献身的

“英灵”了吗?而那场战争不就成了“光荣”的“大东亚战争”了吗?

所以，本来是反战的日本人，却不知不觉地认可了靖国神社，这一

可悲的事实恰恰说明靖国神社正是日本国民的政治枷锁。①

    近年来，在冷战局面结束和经济全球化的形势下，原来呈高速

发展状态的日本经济陷入困境，长期停滞，引发了日本社会的焦虑

情绪。而日本国内的社会问题也逐渐暴露出来。特别是社会教育

方面的问题十分严重，被称为“教育危机”和“教育荒废”。本来，这

些现象是日本社会政治危机、经济危机以及深刻的社会矛盾在学

校中的表现，但是，日本的一部分政治家，右翼和保守势力利用了

日本国民的那种“被害”意识，称反映了日本侵略和加害历史的教

科书是使日本的年轻人产生了对自己祖国的反感甚至仇视的根

源.要求从改变教科书的记述入手挽救教育的危机，要求通过对靖

① 西川重则:《靖国法案的展望》，寸寸(书房1976年版;和平遗族会全国联络会:(为

    了告诉人民战争历史》，梨之木舍1993年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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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神社的参拜鼓动起日本社会对爱国精神的崇敬。①

    这就是教科书间题和靖国神社问题活跃的社会背景。但是，

历史的经验证明，那样做只能使日本产生新的国家主义和排外主

义，重新犯历史的错误。不过，我们还要看到，即使在日本国内右

倾化趋向十分明显的时期，仍然存在正义与和平的力量。多年来，

在靖国神社问题上，日本的进步力量与右翼和保守势力进行了不

屈不挠的斗争，事实上也造成了相当的影响。从50年代起，日本

的教育工会(日教组)就努力揭露靖国神社的实质，向日本人民说

明靖国神社与战争、天皇制的关系。所以日本教育工会也被右翼

视为眼中钉，必欲去之而后快。

    特别值得指出的是对参拜靖国神社明确持批判态度的一些战

争遗族，他们为了明确表示对靖国神社的反对和与‘旧本遗族会”

政治态度的区别，特别成立了‘旧 本和平遗族会”。每年的8月，

“日本和平遗族会”都要在靖国神社门前组织活动，反对日本的政

要参拜靖国神社。今年，他们从8月初起，每天在靖国神社的门前

静坐，反对首相参拜。‘旧本和平遗族会”在各地都有分布，在东京

建立有全国联络会。该联络会成立的宣言指出:

        我们在亚洲太平洋地区的战场上失去了亲爱的骨肉，强

    忍悲痛生活到战后。亲爱的骨肉再也不能回到他们的故乡，

    能够回来的只能是他们的尸骨。

        我们在痛恨战争的罪恶的同时，也被复杂的思想所困扰。

    夺去我们亲人的战争，是扰乱了亚洲各国的和平，破坏了各国

    民众的生活，夺去了那些国家2000万人生命的战争。

        过去那场战争的最大的责任，是在近代天皇制国家中策

① 反对靖国神社国营化冲绳基督教徒联络会:《不允许赞美战争— 冲绳慰灵塔调查

    报告》，反对靖国神社国营化冲绳基督教徒联络会1983年印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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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划、实施战争的以天皇为首的军国主义的战争指导者。众所

    周知，军国主义的精神核心就是国家神道，靖国神社的存在为

    战争起了重要的作用。我们的亲人们就是在“死后进靖国神

    社”、“为天皇、为国家欣然去死”的口号下出征的。

        所以，我们决不允许“正式参拜”靖国神社。①

    上述“日本和平遗族会”的宣言表明一部分头脑清醒有觉悟有

正义感的日本人已经摆脱了靖国神社的精神枷锁的栓桔，考虑到

那些人还是战争遗族，就更具有特殊的意义。这一情况也证明，只

要我们尊重历史事实，促进相互的理解，会有更多的日本人能够认

清靖国神社的实质，同日本教育工会、日本和平遗族会的人们站到

一起，反对侵略战争，维护中日21世纪的友好和世界的永远和平。

(作者步平，1948年生，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)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责任编辑:刘 兵)

① 小川武满:(大地的呼声)，基督教新闻社1995年版，第316页。


